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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澳門學的幾點思考

錢乘旦

［提　 要］ 　 本文就“澳門學”問題說幾點看法，以參與關於“澳門學”的討論。 本文主要觀點是：1）
澳門可以成為一門“學”，理由是澳門有其特殊之處，有成為“學”的社會文化基礎；澳門之特殊並非

如每個城市那樣各有其特殊性，而是足以讓它成為一個獨特的研究領域。 2）澳門學的學科邊界是

跨學科的，應該參與和可以參與的學科很多，只有做跨學科的研究，澳門學才能充分展現其學術意

義和現實意義。 3）建設澳門學，首先要做好人才建設，其一是把現有的力量組織起來，其二是培養

新生力量、形成梯隊———尤以後者更重要。 4）開展澳門研究，需要重視澳門視角，站在澳門看澳門，
才能表現一個更加真實的澳門，為國家和澳門的發展提供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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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時間以來，關於“澳門學”的討論一直在進行，尤其在澳門本地以及華南地區，學者們就澳

門能不能成為一個“學”，如果能、如何界定及研究這個“學”等諸多問題，發表了各種見解。 這些討

論雖不能說如火如荼，但始終在持續，並且引起一定的關注。 贊成者主張澳門應該成為一個“學”，
確實值得下工夫研究；反對者認為澳門這個地方太小，怎麽也成不了一個“學”。 贊成與反對各執

一詞，使問題的討論難以深化，而“澳門學”也基本上處於討論的階段。 應學界朋友的邀請，我對此

問題談一些看法，算是介入這個討論，起一點推波助瀾的作用。

一、澳門之所以成為“學”

首先來談談“學”。 在中國人的腦子裡，“學”是一個很高尚的東西，比如“儒學”、“佛學”、“西
學”、“中學”等；其高大如此，正如“家”在中國人腦子裡無比高大，如“科學家”、“文學家”、“哲學

家”、“思想家”之類。 不過這是由語言造成的思維模式，在西文中，這種模式是不存在的，比如英文

中對應各種“學”的詞匯：Confucianism、Buddhism、Western Learning、Chinese Learning，都沒有什麽

特別的意境；對應各種“家”的詞匯：scientists、writers、philosophers、thinkers 等，直接翻譯過來，只是

“做科學的人”、“寫文章的人”、“搞哲學的人”、“思考的人”而已。 單獨一個“學”在西文裡也沒有

那麽神秘、高不可攀；“學”就是 learning 或者 study，直譯就是“學習”和“研究”。
因此，如果真有“澳門學”存在，那只是“關於澳門的學習”或“關於澳門的研究”。 澳門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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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學習、需要研究呢？ 當然是需要的，答案是肯定的。
但如此一說並沒有解決問題，因為“學習”和“研究”是普天下之事，比如上海是不是要學習、北

京是不是要研究？ 如果要，那就有“上海學”、“北京學”、“安徽學”、“廣東學”等等，甚至“番禺學”、
“金灣學”之類。 近若干年來確實有將“學”擴大的趨勢，許多地方都想建立自己的“學”；正因為如

此，反對“澳門學”便更有理由了：不能為任何地方都立一個“學”。
澳門之可以成為“學”，是因為它之與眾不同。 迄今為止，所有被立為“學”的地方，都有其特殊

之處，正因為它們特殊，才讓人感到有特別的興趣，因而需要做特殊的研究，由此慢慢凝聚視角，終
究成為“學”，如“敦煌學”、“徽學”、“吐魯番學”之類。 然而僅有特殊尚不足以構成“學”，必須是非

常特殊，其特殊是其他地方極少甚至完全沒有的，而這些特點確實蘊藏着深刻的內涵，很值得發掘。
那麽澳門這個彈丸之地，是否具備這樣的特殊性呢？ 答案是肯定的。

首先，澳門的歷史很特殊。 葡萄牙人進住之前，這裡只是荒野之地，與粵東南多數沿海地區一

樣，並不甚值得人們關注。 葡人進入澳門，除了在中國近代史上有意義，即西方殖民者在中國佔據

了第一塊飛地之外，它還具有世界意義，即它把葡萄牙人開闢的海上貿易大通道，和自古就有的東

亞陸路商業網絡連接起來了，中國內陸的商品通過澳門落入葡萄牙人之手，由他們送往歐洲市場。
這些商品到達歐洲後，又對歐洲產生影響，推動了歐洲的社會經濟轉型———這些就是大航海時期澳

門的世界歷史意義。 因此，這段歷史是如何發生、如何發展的，機制如何、運作如何等等，就很值得

做學術研究。 大航海是國際學術界長期以來的熱門領域之一，但澳門的作用和地位卻在很長的一

段時間內未受足夠的重視，這和中國學術界長期未介入甚至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存在有關。 在澳門

研究中，這應該是一個重要的內容，在“全球史”盛行的今天，人們應該認識到澳門的歷史是世界的

歷史，它是與世界的近代轉型連接在一起的。
葡萄牙佔據澳門四百多年，但澳門卻很難用“殖民地”一詞來定位。 在葡人佔據的大部分時間

裡，中國政府一直對澳門行使主權，葡人則僅擁有治權，這種情形在一般殖民地是不大看見的。 那

麽這種“共治”形態是怎麽運作的，如何能夠存在，機制又如何？ 這些都是很有趣的問題。 在世界

殖民歷史中，這個現象很特別，可以做深入研究，牽涉到世界殖民主義的基本理論和實踐。 人們可

以探討這些問題：比如當時的葡萄牙人如何看待澳門，他們對澳門的期待與定位是什麽；中國政府

又如何看待葡人的進住，它如何理解葡人管制以及為什麽允許葡人存在等等。
其次，澳門的文化很特殊，既非香港那種強勢殖民文化侵襲，又非完全的傳統文化延續，它體現

了中西文化的有機融合，在人們的生活起居、衣食住行中既保留濃厚的中華文明特徵，又帶有明顯

的外來文明因素。 在澳門，不同文明間沒有出現過嚴重對抗的情況，相反是一種共存共在。 中西文

明共存現象在澳門十分明顯，這是在多數殖民地很難看到的。 關於這個現象，學者們早就有所發現

並做了一定的研究，但多數停留在現象的描述上而尚未進行理論梳理。 為什麽在澳門出現這個現

象，而在離它一岸之隔的香港則是完全的殖民化？ 這個問題，對全球的殖民理論研究以及對中國當

下的現實需要，都具有重要意義。
從文化學角度看，不同文化在什麽情況下對抗、在什麽情況下融合、在什麽情況下彼此隔離井

水不犯河水，等等，其實是很有意思的話題，對此，澳門提供了很好的案例。 在澳門生活的人，都能

感覺到文化共存現象的存在；澳門回歸後，這種現象不僅沒有消失，反而更加彰顯。 澳門的文化環

境是包容的，現在的澳門允許多種文化存在，因此人們在澳門生活，彼此相融，和睦相處，對不同文

化全然沒有另眼相待、異樣視之的感覺，所以澳門顯得平和、中道———那麽，是什麽在起作用、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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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作用呢？ 這又是個深刻的問題。
第三，澳門人的認同選擇很值得注意，這是個大眾心理問題。 澳門是西方殖民擴張過程中最早

落入西方人之手的非西方地區之一，到回歸祖國時已經有四百多年歷史。 但澳門人從來沒有在認

同方面和內地脫離過，澳門人從來沒有認為他們不是中國人；即使在新中國成立後澳門和內地長期

隔離，澳門人仍認為他們是中國的一部分。 這和英國統治僅一百多年的香港成鮮明的對比。 那麽，
是什麽因素造成這個區別———是統治方式、文化政策、生活習慣、心理傳承，還是其他？

第四，回歸後的澳門和回歸後的香港有很大不同，澳門的經濟一直很好，但澳門的經濟結構卻

是畸形的，博彩業又經常被看作是異類產業；香港的經濟從來都是高大上的，其國際聲譽眾所皆知，
但香港屢遭經濟危機打擊，香港的民生幸福感遠低於澳門。 這是為什麽呢？ 什麽因素在起作用？
是制度嗎？ 是政策嗎？ 是外部因素在起作用，還是人們對幸福的期待不同、價值理念不同？ 一國兩

制執行到現在，港澳差異日益凸顯，細細研究澳門，就顯得很有必要了。 “一國兩制”並非只是中國

有之，比如加拿大的魁北克、英國的蘇格蘭等等也都可算作是某種意義上的“一國兩制”；美國各州

都有州權，可以制定不同的地方法律，在某種意義上甚至也可以說是“一國多制”。 但“兩制”在有

些地方執行得好，在有些地方執行得不好，為什麽呢？ 澳門是一個切入點。
以上所舉例子，說明澳門可以成為“學”，因為澳門確實特別，而且特別得很有深度，值得成為

一個獨特的研究領域。 說實話，我在最初接觸到“澳門學”之說時並不以為然；但對澳門有更多的

了解之後，態度逐步起變化。 我相信多數反對將澳門立為“學”的人，是對澳門沒有或缺少親身體

驗。 因此，如果想要更多的人接受“澳門學”，就應想辦法讓更多的人知道澳門、給他們親身體驗。

二、澳門學的學科邊界

一門“學”有自己的邊界，沒有邊界，“學”也不能成立。 比如“敦煌學”，我們都知道它的邊界

在哪裡，敦煌學的對象不是敦煌這個地方，而是與保存在敦煌的文化遺存相關的一切。 像“徽學”、
“吐魯番學”，這些“學”其情況也差不多，它們的對象也是歷史文化遺存，以檔案研究為主。

澳門學有所不同，它與“歐洲學”、“美國研究”（American Studies，實際上就是“美國學”）類似，
是把一個地區的總體現象作為考察對象，其邊界範圍就比較大，是一種跨學科的研究。 與“歐洲

學”、“美國學”一樣，澳門如果成為 “學”，它的研究對象就不僅僅是歷史文獻，也是和澳門這個地

方相關的各個方面，既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宗教、“一國兩制”方針政策及其實施狀況，也包

括政府管治體系和運行機制，經濟產業結構和運營方式，民眾心理和生存狀態等等，還有民俗民風、
大眾信仰、文化特徵、休閒娛樂等各方面。 總之，澳門學是跨學科的，它的邊界是“與澳門相關”。
但與澳門相關又不意味着局限於澳門這個地方，澳門是一個國際概念，如前所述，它從四百多年前

大航海時期起就是一個國際城市，儘管小，卻與世界整體發展始終連接，見證並參與了一個又一個

歷史時代。 當代澳門更以其特殊地位（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特別行政區）而存在於世，與此相關的

種種現象，都處在澳門學的邊界範圍內，所以澳門學不僅是地方性的，也是世界性的。
這樣，澳門學的邊界特徵，第一是跨學科的，第二是跨地區的。
就當代學術而言，跨學科已成一種趨勢，不僅理科如此，文科也如此。 學科交叉和學科互補是

推動研究創新的真正動力，十八、十九世紀盛行的學科分割狀態，已經在阻礙學科發展了。 澳門學

立“學“之時就應該明白這一點，它不能用某一個學科的邊界限制自己，而應該用一個“全科”的面

貌彰顯自己。 這不意味着每一個學者的研究都是五味雜陳、橫穿界限的，而是說，澳門學具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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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的包容性。 既便如此，就每一個學者的研究領域而言，我們也提倡跨學科，只有跨學科才有新

創造。 但不排斥學者在自己的專業範圍內進行研究，我們希望看到每一個學科都出現根基深厚的

學術成果，看到在“澳門學”的概念下，多個學科（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法學、文化學、民俗學、教
育學、宗教學……）的共同參與和貢獻。

同時，作為跨地區的研究，澳門學具有中國性和世界性雙重性質。 中國性是指澳門的現象（無
論是歷史的還是現實的）都與中國相關，無法把澳門問題和中國問題分開；世界性是說澳門與世界

直接相連，由於它特殊的地位，它與世界的聯繫不等於中國與世界的聯繫，不同於中國任何一個地

方或城市與世界的聯繫。 從這個角度看澳門，它的邊界絕非是“彈丸小地”；從這個角度研究澳門，
它的外延是很開闊的。

目前學界對澳門的研究，一方面是分散，未有整合之勢；二方面是參與的學科有限，大致集中在

幾個學科，如歷史、法律、微觀經濟等，尤以歷史突出。 其他學科很少意識到自己在澳門研究中也有

用武之地，研究澳門大有可為。 例如教育學，不久前看到電視中有一檔節目比較香港與澳門的通識

教育，發現香港的通識教育成了反國家言論的傳布場；澳門恰恰相反，通識教育是培養國民意識的

孵化器。 那麽，為什麽出現這種情況？ 教育學研究是責無旁貸的。 再如文化人類學，這是一個特別

“高大上”、特別“小眾”的學科，不會把澳門納入其眼中。 然而澳門恰恰是一個文化人類學絕好的

田野考察點，多種社會群體、多樣種族社團組成的“澳門人”為文化人類學提供了難得的考察對象。
類似的，比如社會學、心理學等等，迄今都未涉足澳門研究，一方面因為它們尚未意識到澳門的價

值；另一方面因為關於澳門價值的宣傳實在太少，因此在很多人腦子裡，澳門只是一個賭場。
其實並非如此，以宗教學為例。 澳門有中國最早的羅馬天主教堂和修道院，早期天主教傳教士

都是從澳門進入中國內地的。 時至今日，修道院裡仍然保留着許多珍貴的文獻，可惜研究工作卻幾

乎不存在（原因之一是中國學者懂葡語的不多，葡國學者不太感興趣）。 基督新教在澳門也有傳

統，新教主要派別都有其長期存在，迄至今日仍有不少信徒。 然而對多數澳門居民而言，西方宗教

仍然是一個陌生的符號，與中國華南地區其他地方一樣，民間信仰始終是主要的信仰體系；當然，人
們信還是不信，卻不是一件容易說清的事。 不過在澳門隨處可見各種供奉場所，我們都知道西文的

MACAO 一詞，就源於媽祖信仰的“媽閣廟”。 除此之外，道教、佛教也有較大的影響力，人們對這

些宗教的了解程度和認可程度，明顯高於西來宗教。 這些現象就提出一個有趣的問題：作為世界上

最早受到西方管治的地方之一，後來又經歷一波又一波強勢的傳教浪潮衝擊，當地居民卻很少受到

衝擊的影響，其精神生活仍與澳門周邊中國管轄區基本無異，其原因何在？ 這就有賴於宗教學和社

會學的解釋了。 總之，在澳門學範疇內，各學科都有用武之地，都有許多問題在等待他們去解決。
澳門學的邊界確實很大，需要跨學科的合作努力。

三、澳門學的人才建設

要為澳門立“學”，首要任務是將它立起來，讓大家看見它的存在。 而做到這一點，不是靠努力

申述這個“學”的必要性，也不是靠不斷討論這個“學”的定義或邊界在哪裡。 與其務虛，不如務實；
與其空論存在不存在，不如着手組織隊伍，整合力量，實實在在推進關於澳門的研究工作。

前文已提到，澳門研究一直存在，只是力量分散，目標凌亂，成果不集中，聲勢不浩大。 學者若

從事澳門研究，多半是出於自身興趣，不具備學科意識，完全缺乏組織力量，因此無法進行集體攻

關。 所以，如果要建立“澳門學”，首先需要組織起來。 組織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學者自己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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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建學術團體，可以考慮組建全國性的澳門研究會，作為第一步，可以先在澳門建立其核心機構，再
逐步吸納國內其他學者，按學術團體的規範進行活動，比如舉辦學術年會，開展協同項目等等。 二

是取得政府的支持，第一取得澳門特區政府的支持，將澳門研究作為特區文化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

和特色組成部分；說實話，特區政府不出面支持澳門學，誰比它更具備這樣的資格呢？ 澳門特區政

府對文化教育事業一向十分重視，每年都向這些方面投入巨款，澳門學作為提升澳門學術的抓手和

整合的渠道，從政府方面得到資金和行政支援，應該不成問題。 況且，澳門本來就有推動、發展文化

事業的政府部門澳門基金會，政府在澳門學建設中發揮作用是具備條件的。 第二爭取中央部門的

支持與肯定，我相信這是可以做到的，在當前國內外形勢下，中央對澳門會更加重視。
其次要形成學術梯隊，尤其要形成澳門自己的學術梯隊。 這裡面包含兩層意思，第一，由於各

種因素的共同作用，澳門研究作為一個領域，其學術力量在全國範圍內都相當不足，與其他學術領

域相比顯得尤為薄弱，這種薄弱同時也就成了澳門不能成為“學”的一個重要原因；所以，要推動澳

門成為“學”，就需要組建學術力量，將各學科的學者們推送到澳門研究中來，形成學術梯隊。 第

二，同樣由於各種因素的共同作用，澳門這個地方的學術研究底子薄、積累少、人手不足，因此當前

研究澳門問題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賴外部力量的幫助，也就是說，借用澳門以外的學者進行研究。 這

樣做沒有什麽不好，也很有必要，但是把外部力量轉化成自身力量卻又是必須的，為此就需要做一

些非常具體的工作，制定一些非常具體的政策，從而把外部力量制度性地納入到澳門學的學術梯隊

中來。 在這裡，政府的主導作用又非常重要。 近年來，內地許多地方爆發“人才大戰”，出台了種種

優惠政策；澳門在這方面顯然有更大的作為空間，若想把澳門立為“學”，需要以人才建設為引領。
從長遠來說，培養人才是“百年大計”；澳門學的人才培養，澳門自然責無旁貸，應該承擔最大

的義務。 現在，無論是澳門大學、澳門科技大學、澳門城市大學還是澳門理工學院，都有研究生學位

項目，但都沒有澳門研究學位方向，也就是說，都沒有澳門學的指引導向。 這反映了在教育管理層

面上，“澳門學”這個問題不在其工作日程中，也未有納入的意識。 因此，可以建議各校有意識地引

導對澳門問題的研究，使研究具有更強烈的現實參與和實用感。 應該鼓勵各學科的研究生培養項

目都向澳門研究方面傾斜，可考慮由政府或學校設立專門的澳門研究獎學金，鼓勵參與澳門研究，
資助研究項目。 研究生論文可以更多地以澳門問題為選題，例如，經濟學方面，與其泛泛而談討論

一些經濟理論，不如實實在在考察某個澳門經濟現象，這樣的論文不僅應該得到鼓勵，而且可以得

到獎勵。 如果各學科在研究生培養導向上都注意澳門研究，澳門學的人才建設必定得到很大的推

進。 人才培養不是一兩年就能見效的，而是需要十年八年的周期，因此，培養澳門學的學術梯隊是

一個長期的過程，這樣的長遠工作應納入澳門特區政府的文化和教育發展規劃中去，用這種方法培

養澳門的澳門學人才。 在這方面，所有學科都可以出力、也都應當出力，並且因此而受益。 比如說，
澳門的法律有其特殊性，澳門培養法學人才，就應當更多地為澳門的法律研究和司法實踐服務，其
畢業論文也就自然為“澳門學”增添了光彩。 如此培養的澳門學人才，因此而具備社會意義。

引進也是人才工程的重要方面，現時內地各省市都在這方面下足工夫，出台很多政策。 如果不

把澳門學僅僅理解為純粹的經院研究，而是既有學術意義又有現實適用性的研究平台，那麽以引進

作為廣羅各學科人才的方便渠道，應該是澳門學人才建設的另一個側面。 如果把這項工作作為政

府工程來進行，其效果會特別明顯。 澳門現有幾所高校都來做這件事，在不同學科從事澳門學的人

才建設，一定能取得顯著成效。 當然，政府的主導，尤其是政策導向和資金支持，是其關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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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澳門學的研究視角

一切研究都有視角，從不同視角進行研究，會產生不同的效果。 澳門學的視角在哪裡？ 從澳門

成為被研究的對象開始，一直存在三個視角，一是中國視角，二是葡萄牙視角，三是澳門視角。 在這

三個視角中，中國視角和葡萄牙視角一向是主要的，迄今為止主要的研究成果都集中在這兩個視角

上。 葡萄牙的澳門研究起步比較早，因為葡萄牙佔據澳門幾個世紀，澳門作為葡萄牙殖民帝國在東

方的重要據點，一向受到葡萄牙人的高度重視，他們關心澳門、寫關於澳門的書、討論澳門的問題，
應該在其情理之中。 但葡萄牙人說澳門，是把澳門作為葡萄牙帝國的一個海外行省來看待的，他們

的視角是葡萄牙視角，站在葡萄牙看澳門，那只是一塊殖民地，如果需要對那個地方做某種程度的

“研究”或討論，那只是為了了解那個地方，以便更好地統治那個地方。 葡萄牙人寫澳門、說澳門，
更多是寫他們自己在那裡的活動及統治情況，說澳門在葡萄牙東方殖民地的作用或地位。 他們對

澳門本身並不關心，對澳門本土沒有很大興趣。 他們寫出來的澳門，是葡萄牙人的澳門。
與葡萄牙視角完全不同，中國視角下的澳門是中國的一塊土地，廣東沿海的一個小半島。 關於

澳門的記載，在中國史書裡只是地方志中的一個小節，關於澳門的敘述，也是放在地方志中來講述

的，在中國視角下，澳門是一個偏僻之處，很少引起人們的注意。 如果說人們關注北京、上海這些地

方，那是因為這些地方太重要；而澳門幾乎是一個被忘卻的地方，當人們對中國這樣一個巨大的國

家尚且目不暇給的時候，葡萄牙統治下的澳門幾乎很少有學者願意光顧。 所以在中國視角下，澳門

研究是很缺乏的。
改革開放後情況發生很大的改變，其一是因為學術繁榮發展，澳門落入國內學者的眼中；但更

重要的是澳門回歸迫在眉睫，澳門研究也就提上了日程。 儘管如此，內地學者觀察澳門仍是把澳門

放在中國這個大背景下來討論的，況且內地學者缺乏在澳門生活的經歷，不大容易弄明白澳門的社

會和澳門的人，也不容易講清楚澳門的經濟和政治管治。 對澳門的敘述經常會放在一個更大的敘

述（也就是中國敘述）中來進行，因此是一個更大研究計劃中的一個章節。
如此，就需要一個澳門的視角來研究澳門了，也就是站在澳門看澳門。 站在澳門看澳門必須要

有在澳門長期生活的經歷，這樣才能看懂澳門，用切身的體會理解澳門。 也只有這樣才能把澳門設

定為研究對象的主人翁，而不像葡萄牙視角或中國視角那樣，澳門只是一個配角。 舉一個例子，關
於澳門的文化特徵：從中國視角看問題，澳門展現的是中國文化特徵；從葡萄牙視角看問題，澳門有

葡萄牙的文化歸屬；可是從澳門視角來看這個問題，澳門是典型的中西文化交融的場所，中國文化

與西方文化在這裡非常融洽地匯合，它展現的既不是一成不變的傳統中國文化，又不像香港那樣滲

透着殖民地文化屬性。 而這樣一種文化特徵，確實只有長期生活在澳門、對澳門有着深刻理解的當

地學者才能體會到並且概括出來；而確實，這個特點是由當地學者提出來的。
再舉一個例子，澳門博彩業：博彩業是澳門經濟唯一的支柱產業，它在 GDP 中的總量比值、其

從業人員對澳門就業的重要性、其繁榮於澳門其他經濟部門與民生的巨大意義……所有這些，都是

不言而喻的。 但如此一種經濟結構經常遭到外界批評，而澳門人也許有他們的想法；那麽，如何判

斷這個問題，確實離不開從澳門視角進行的研究。
“一國兩制”是一個嚴肅的課題。 澳門回歸 20 年了，如何判斷這 20 年的成功與欠缺？ 需要做

認真的、負責任的、一絲不苟的學術研究。 在這個研究中，澳門視角不可或缺，只有把澳門的立場、
澳門人的想法真正弄透了，才能做出最客觀、最符合事實的判斷，才能為今後的發展提供方案。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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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工作需要、也期待學者們去做，比如：關於“一國兩制”的制度設計與實施，官員們怎麽想、老百

姓怎麽想、大企業怎麽想、小生意人怎麽想、年輕人怎麽想、老年人怎麽想，等等，這些都是非常重要

的研究課題，需要社會學、政治學、心理學、經濟學、文化人類學等多學科專家通力協作，共同努力，
進行深入的研究與調查，才能說明白。 如此做研究要比空喊“完全擁護、堅決執行”更實在、更有

用、更能為各級政府認定事實、制定政策提供依據，因此才能更加說明建設澳門學的必要性。 但是，
從事澳門研究的各學科專家———社會學、政治學、心理學、經濟學、文化人類學等等的專家在哪裡

呢？ 就目前而言幾乎沒有、至少非常欠缺，這樣就凸顯了澳門學的學科建設和人才建設的重要性。
澳門學不僅具備學術性，而且有很強的現實意義，需要得到各方面的高度重視。

研究澳門，除了以上那三個視角，還有一個視角卻是人們經常忘記、又是澳門學所特有的，那就

是全球視角。 澳門雖小，其全球色彩卻很突出，澳門在歷史上曾發揮過重要的國際作用，現在仍然

繼續發揮；而這種國際性作用是多數內地城市所不具備的。 大航海時期葡人西來，佔據了澳門，把
澳門作為東西方海上交通貿易的重要樞紐，溝通了全球海上貿易體系與中華帝國內陸貿易體系的

對接渠道，把東亞內陸商業拉進了西歐剛開闢出來的重商主義世界貿易，在資本主義的這個階段，
澳門就發揮過重要作用。 以後，澳門一直和世界事務密切相連，比如澳門是西方傳教士進入中國的

最早中轉站；英國佔據香港後澳門是居港歐洲人的後方休整站；20 世紀澳門是世界各種勢力窺探

中國的橋頭堡和角鬥場，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和新中國成立後尤其如此。 澳門這些特殊的經歷和獨

特的地位，使澳門研究必須注意其全球視角，而這個視角迄今為止卻很少有人意識到———無論從中

國視角研究澳門、還是從葡萄牙視角/西方視角研究澳門，都難以認識到這一點。 但作為對澳門進

行全面研究的澳門學，卻需要樹立這個視角。
最後說一說澳門學的學術刊物問題，有呼聲說需要辦一個專門的刊物，為澳門學研究開闢園

地。 我覺得辦一個這樣的刊物也未嘗不可，也許最終確實需要這樣一個刊物，以匯聚學術力量。 不

過在現時，辦刊物並非是第一要務，未見得現在就要着手創辦。 我相信經費問題並不難，難的是稿

源，一份刊物如果稿源不足，就很難維持下去。 現在，澳門已經有好幾份刊物可以刊登澳門研究方

面的文章，比如《南國學術》、《澳門理工學報》、《澳門研究》等等，其中有幾份刊物其實已經很專業

化，是專為澳門研究設定的。 因此現在的問題不是沒有刊物，而是文章從哪裡來？ 目前的現狀是好

文章很少，高質量的學術文章更少。 其中的原因十分清楚，大家都看得很明白：其一是澳門研究尚

未成為學術的關注點，所以需要建立“澳門學”；其二是學術梯隊尚未形成，因此要進行學科建設。
這些問題其實是一環套一環的：因為沒有澳門學，所以人們不關心；因為人們不關心，所以作者少、
成果少；因為作者少、成果少，所以澳門學的學科建設就很困難。 走出困境的路徑在於提倡和推動

澳門本地的澳門研究，發動現有各大學的各個相關學科都投入到澳門研究中來，共同建設澳門學。
我們既要發動和依靠現有的作者群，給他們項目、向他們約稿；更需要有意識地培育出能夠做出優

秀成果的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動員學生研究與澳門相關的課題，只有這樣才能把澳門研究擴充

到各學科領域去，擴大研究面，擴充稿源，由此才能創造出有質量的學術出版物。 當然，學術出版和

學科建設又是相輔相成的：出版暢通推動學科建設，學科建設又為出版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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